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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之绸何以丰满了华夏衣冠文化
蔡欣

汇聚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186件/组

精美文物的“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

饰文化特展”，正于成都博物馆热展，将

古代丝路之上盛大磅礴的服饰文化、繁

盛精致的衣冠王国和浸润着千年文化自

信的人文历史图景为人们一一呈现，引

发颇多关注。

从桑林祈雨、神树扶桑的典故，到驯

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史实，丝绸的故事彰

显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和谐思

想。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对华夏衣冠文

化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享有“衣冠王国”盛名，其

实也离不开传统服饰在文化融合中的不

断发展。特别是当一件衣服、一块布料、

一缕丝线、一簇蚕茧随着贸易往来、民族

融合、技术交流，在丝绸之路上来来回

回，碰撞交融，延展出太多丰满华夏衣冠

文化的生动情节。

【 楚汉锦绣与丝路初开 】

以方物的异地存在见
证物质交流

在欧亚大陆上，各区域人群迁徙活

动频繁，无形中衍生出服饰文化的交

流。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

东迁南下，将波斯波利斯浮雕上的尖帽

形象和编法带至天山东部的吐鲁番地

区。这种又直又硬、以毛为主要材质的

高尖帽成为“新疆三大古文化”发源地之

一苏贝希文化中重要的服饰标志。差不

多与此同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

丝绸也通过一条还谈不上具备规模和固

定性的自然通道，向西越过阿尔泰山再

传往北方。

虽然今人难以甄别诸如《穆天子传》

之类奇书典籍的叙事真伪，但充满浪漫

主义色彩的楚风纹饰和当时中国独家生

产的织锦在遥远的俄罗斯境内巴泽雷克

古墓中的存在，着实观照出丝绸所承载

的中华文化在这段古老过往中的高光时

刻。出土自荆州马山1号墓的凤鸟花卉

纹锦袍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衣作秀，

锦为缘”的基本标准，也展现出楚人想象

中高贵且神秘的凤鸟造型特有的辨识

度。在巴泽雷克古墓中发现的绢地蔓草

鸟纹刺绣马鞯由起源于商周时期的中国

最传统针法锁绣来表现；胸腹圆润、下肢

微曲的神鸟，头冠明显、长尾善舞，与花

冠倒挂的曼妙枝叶相连理，和以锦袍大

身绢地刺绣为代表的一系列夸张风格凤

纹具有明显的关联度。从衣料到马具，

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入乡随俗。这件

锦袍也是一件典型的深衣。深衣是当时

最流行的单品，它取代了早期上衣下裳的

二部式服装，可谓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物质

化表达的典范：深衣上下连缀、廓形简

练、长度适宜、方便穿用，它的下摆齐平

象征公平、衣背中缝垂直象征正直、衣领

方正象征无私。深衣作为士人以上阶层

的常服、士人的吉服、庶人的祭服，广泛出

现在现世生活中，服色依季节时令、穿着

者的身份地位和着装场合不同而变化。

马山楚墓中还出土了著名的舞人

动物纹锦，一件有对龙、对凤、对麒麟、

对舞人在锯齿形框架中鱼贯而列的经

锦，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通幅大花纹

提花织物。尽管此时的织锦纹样

并不精美，略显单调和稚气，但

中国是唯一掌握织锦生产技

术的国家，简单的几何纹

织锦也被传到了巴泽雷

克盆地。

到了汉代，政府一

方面“凿空”沙漠绿洲丝

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另

一方面大力发展官营织

造机构，这些丰功伟绩为

丝绸成为东西贸易中的大

宗商品并逐渐成为中华文

明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提供保

障。西汉初年，开始出现胡人

穿汉装、汉人穿胡服的现象；东汉

早期，以皇权为中心的衣冠制度得到全

面推行。

从丝绸作为重要物资的对外交流来

看，在西域以及更西边的世界中，都留

下了汉式经锦多彩的印记。秦汉时期，

帝王特别重视祭天地仪式，秦始皇、汉

武帝等都曾登临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

因此汉锦上也以超凡脱俗的云气和珍禽

异兽形象彰显时代特征。汉式“云气动

物纹锦”有相对固定的色彩搭配和纹样

组合，遵循阴阳五行学说的五色显花、

连绵如山的云纹、现实或想象中的动物

以及穿插其中的寄托美好愿望的铭文。

如此精美且蕴含中国古典哲学核心思想

的衣料也是不可替代的高档礼品选项。

尼雅遗址高规格主墓中出土的“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锦，被制作成了当地人狩

猎时必备的护膊，很有可能就是产自蜀

地远行西域的经典之作。仔细一看，在

这件织锦上游走于祥瑞云气间的还有鸵

鸟、孔雀等非中原地区出产的动物。与

之相近的时期，葡萄、猛兽捕猎等外来

元素纹样也跃然绸上。丝路开通之后多

方文化互通有无，交相辉映的盛况时见

一斑。

【 魏晋风流与胡汉并行 】

以胡汉服饰单品的互
鉴见证风俗混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丝绸之路上

发生的文化融合越发深刻和频繁。魏晋

南北朝时期，原本为中国所创且独有的

育蚕技术沿丝路西传。这在“魏晋社会

连环画”甘肃高台壁画砖上多有展现。

画像砖上的采桑图、采帛机丝束图、晾衣

图、剪布图、开箱图通过“砖”（画面）表现

采桑养蚕、缫丝织布等日常生活场景，佐

证了当时养蚕和纺织技艺的传播，也让我

们从人物着装上看到了当时流行服饰的

剪影。

汉乐府诗《陌上桑》中如此描绘美丽

坚贞的秦罗敷，“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

襦”。女性身着上襦下裙早在战国时期

就已出现，汉代男性身着上襦下袴也很

常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汉族

服饰襦和裙再度盛行，且以襦裙袖子的

大小体现穿着者的社会阶级。从有着

“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美誉的嘉峪关新

城魏晋墓出土了出游图画像砖、挤奶图

画像砖以及仕女图画像砖。挤奶图中的

主人公身着小袖襦裙，说明她是日常进

行劳作的平民。小袖襦裙的腰线逐步升

高，多与异色围裙搭配，持续流行到隋

唐。另有以小袖襦裙为基础的大袖襦

裙，多为贵族女性所用，和男性襦裙一

样，受褒衣博带风影响，广袖而飘逸。

“衣裳博大”的褒衣博带是魏晋风骨

在服饰上的真

实写照。魏晋

名士风流，从

容出入，望若

神仙，褒衣博

带在南朝更受

文人士大夫的

追 捧 ，还 渗 透

到 各 个 阶 层 。

在敦煌莫高窟

北 周 第 290窟

窟顶东坡佛传故事中的国王与大

臣，衣着褒衣博带，位于右侧的相师手抱

太子、头戴合欢帽、帽后还垂发辫，体现

出呼胡汉并行的特点。北魏孝文帝推行

“太和改制”，大量吸收汉文化，后来的西

魏、北周政权实施胡汉并重政策，亦助推

了胡汉交融的服饰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

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波斯希腊等文化西

风东渐，多元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被

服饰纹样所记录。

在青海、新疆出土的织锦上，出现

了希腊太阳神与佛教文化元素相结合

的纹样，以青海都兰县热水墓出土的

北朝簇四云珠太阳神纹锦为代表。

位于织锦中部的圆形纹样，外圈是

由联珠纹和卷云纹构成。回顾中国

汉代织锦上的云气纹样，这种卷云

纹带有明显的希腊化艺术特征，因

此也被称为“涡云纹”；联珠纹则

是萨珊波斯艺术中标志性的装饰

元素。在纹样单元视觉中心，古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

交脚坐在莲花宝座上，他头戴

宝冠、上顶华盖，身穿交领衫，

身后头光聚集，双手持禅定

印。纹样中还包含天马、龙

首、佛幡以及联珠圈外左右对

称的汉字“昌”和“吉”等。多文化符号在

此荟萃，借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毫无

违和感。

产生于波斯的祆教，在魏晋南北朝

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高昌、于阗等地。野

猪纹、翼马纹等象征祆教中诸神的动物

形象也因此大量出现在织物和服饰上，

充满了异域风情。

【 隋唐华丽与多源汇流 】

以新颖样式见证文化
重叠后的创新

中原地区联络外部世界并拓展本土

文化影响力的壮举，以唐代的表现为巅

峰。彼时，当政治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当

对外关系向西延伸至中亚、波斯、阿拉伯

半岛、地中海地区，向东涉足朝鲜半岛和

日本岛，中国文化以海纳百川之势，兼容

并包之力，又翻开了承前启后、浓墨重彩

的新篇章。

唐代建立起了“品色服”制度，以官

品定服色，以服色明确区别尊卑贵贱的

等级。冠服制度配合政府完备的官僚等

级体系，根据等级与场合不同对冠服及

搭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祭祀、政治

活动等重大场合需穿着的礼服作为儒家

传统审美和礼仪制度精神的体现。后来

公服和常服也被纳入服饰制度。可见统

治者完善以服饰为符号的标示体系，且

以此为基础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

坚决意志与强劲执行力。

唐代男装中既继承了汉式冠冕衣

裳，日常服饰又自然选择了北方游牧民

族系统中易于穿戴和实用的品类比如

幞头、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靿靴。甘肃

省庆城县赵子沟穆泰墓出土的彩绘男

俑就是一位唐代常见的男子形象，他头

戴黑幞头，身穿黑底白花团领内衣，外

罩黑色右衽曳地长袍，袍左下摆提起掖

在束腰的黑色革带下。幞头作为男服

中重要的首服，由东汉时期的幅巾发展

演变而来；史载后周武帝在方帕上裁出

四脚，并将四脚结长向后幞发，幞头由

此得名。

唐代女装承袭了魏晋以来流行的襦

裙装束，上身着襦、衫、袄，下身束裙，同

时流行在襦裙外增加半臂与帔帛等。唐

初，很有可能是在龟兹等地区的影响下，

才出现半臂与帔帛搭配在一起的穿法。

帔帛应是受西亚文化影响在中国产生的

一种“时装”，逐渐发展成为宋明女装中

的霞帔。半臂，也称半袖，是套穿在长袖

衣外的短袖上衣。成都博物馆收藏的圆

领、斜襟宝花纹半臂格外考究，在款式和

纹样上都彰显时代性。主花纹为大型团

窠宝花，这种花纹上下左右呈对称状，华

丽富贵。

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宝花纹

锦袍，大窠的宝花以八朵正面花瓣为花

芯，再以八朵盛开的侧式宝花为第二层，

最外层也为八朵花叶兼存的宝花，层层

宝花开。宝花纹是唐代对团窠花卉的一

种称呼，造型多为对称放射状，把盛开或

半开的花、蕾以及叶组合在一起，形成更

具装饰性的团。宝花前期相对比较简

单，后与地中海一带流行的忍冬和卷草，

以及中亚盛载的葡萄、石榴等图案组合，

形成了更加繁复瑰丽的纹样。

不单纹样层面，中国传统的织造技

术和服饰文化在西传过程中，也吸取了

当时飞速发展的中亚纬锦的精华，创制

出新的品种。纬锦的出现是中国纺织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后逐渐成为后世的织

绣主流。《隋书》有载的何稠和《历代名画

记》中提到的窦师纶就是在此过程中做

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工艺美术大师。隋文

帝收到波斯进献的精美金锦后让何稠进

行仿制，得到了比原物更加精美的织

品。唐太宗时，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

师伦突破传统织锦的装饰风格，吸收外

来文化元素，在宝花基础上组织设计出

许多锦、绫新花样。其主要特征是以花

卉团窠或卷草作环，内含雉、斗羊、翔凤、

游麟等相对应的动物纹样。后来因窦师

伦被封为“陵阳公”，故这些纹样又被称

作“陵阳公样”。

缂丝的技法可能来自西域的缂毛技

术，最晚从唐代就开始有缂丝制品出

现。缂丝采用所谓“通经断纬”的织法，

以本色作经，彩色丝作纬，用小梭将各色

纬线依画稿以平纹组织缂织。发展到宋

代，缂丝成就了诸多巧夺天工的工艺美

术作品，再到元代，成为蒙古帝国皇室制

作御容肖像的主要工艺。

华夏之韵，文化悠长；服饰之好，丝

路回响。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行至唐

代形成“段落式的小结”。随后的政权更

迭中仍然承袭服饰制度、延续技艺革

新。宋代服饰在样式上多承袭唐代，明

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伊始便“诏复衣冠如

唐制”，始终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

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在海外，日本岛

和朝鲜半岛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常以

唐为基准点；代表和服经典的“十二单”

作为典型的贵族女性服饰，依旧保留唐

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在新罗统一三国

后采用唐代官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里，仍用“唐衣”来指代用于典礼、重大节

日等的礼服。

在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和各地区的

文化融会贯通，是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

动力。伴随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多重

文化交流形成的复合型服饰文化最终汇

入新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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